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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与 

出口茶叶安全研究 

丁亦男*, 童小麟, 赖国银, 徐敦明, 林立毅, 黄旖珏, 张志刚 

(厦门海关技术中心, 厦门  361026) 

摘  要: 本文对国内外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现状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 从评估原则、标准数量、最大残留

限量数量、贸易壁垒设定、调整农药残留限量变化等方面对比了我国与主要茶叶消费国的茶叶农残标准现状。

通过数据对比发现我国茶叶农残限量标准存在: 标准更新频率慢、农药种类少、标准数量少、标准年限长、

标准限量宽松等问题。此外, 收集整理近 5 年欧盟进口茶叶通报热点项目, 统计分析了通报农药批次、名称与

类别, 发现蒽醌和唑虫酰胺在通报次数中占比最高。通过各组数据的的对比, 我们亟需制定相应应对措施, 完

善标准体系, 提高我国茶叶出口质量及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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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limit standard of pesticide residue of tea and the safety of 
exported tea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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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esticide residue limit standards of te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mpar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 limit standards of tea between China and 

major tea consumi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evaluation principle, standard quantity, maximum residue limit quantity, 

trade barrier setting, adjustment of pesticide limit change, etc. Through data comparison,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in China's tea residue limit standards, such as slow renewal frequency of standards, less types of 

pesticides, less number of standards, long standard life, loose standard limit, etc. In addition, collecting and sorting 

out the hot projects of EU import tea notification in recent 5 year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batch, name and category 

of notified pesticides was conducted, and it was found that anthraquinone and zolamides accounted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in the number of notification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each group of data, we urgently needed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mproved the standard system, and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China's tea 

export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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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国是世界上的产茶大国, 是最早发现利用茶叶、形

成民族传统的独特茶文化的国家, 也是茶树的发源地[1]。

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将中国的茶叶带向世界, 欧洲是世界

上主要的茶叶消费区域之一, 在欧洲饮茶大国中, 除俄罗

斯、葡萄牙等个别国家生产极少量茶叶, 其余均为非产茶

国, 茶叶需求完全依赖进口[2]。中国拥有充足的茶叶资源, 

出口产品和市场呈现多元化趋势[3], 消费者对茶叶的质量

安全越发关注, 对茶叶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 对茶叶质量

安全尤其茶叶农药残留的关注度更为集中[4]。卫生与植物

检疫(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措施, 逐渐成为农产

品贸易的主要壁垒, 有统计表明: 对于硫丹和氰戊菊酯的

残留量标准每严格 1%, 中国茶叶出口将下降 22%[5], 发达

国家或地区逐步提高的茶叶农药残留(以下简称农残)限量

标准成为中国茶叶出口的瓶颈, 严重阻碍了中国茶叶贸易

的发展[6]。本文围绕国内外茶叶限量标准现状, 从评估原

则、标准数量、最大残留限量数量、贸易壁垒设定、最大

残留限量变化等方面, 对比了我国与主要茶叶消费国的茶

叶标准现状, 并对近 5 年欧盟进口茶叶通报热点项目进行

分析, 以期为我国在茶叶农残标准的更新、制定等方面提

供参考。同时, 帮助茶叶企业突破国外技术壁垒, 提高出

口茶叶的质量安全控制, 降低出口风险, 为出口茶叶发展

决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2  国内外茶叶限量标准现状 

2.1  我国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现状 

我国的相关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和企业标准[7]。茶叶农残检测方法作为一种检测技术标准, 

主要类型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农业行业标准和商检行业

标准, 除此之外, 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相对较少[7]。近几年

茶叶标准变化仍然比较大, 2017 年茶叶(含茶制品和茶代用

品)国家标准新制订 6 项, 修订 9 项; 行业标准新制订 3

项, 修订 14 项; 地方标准新制订 25 项, 修订 15 项, 废止

33 项[8]。2018 年实施的茶叶产品标准有 12 项, 新制定 4

项, 修订 8 项[9]。 

自 2012 年起, 国家标准 GB 2763 每 2 年修订或增补 1

次, 至今已修订 2 次, 增补 1 次[10]。2017 年 6 月 18 日实施

的 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11], 规定了茶叶中 48 项农残限量, 2018 年 12 月

21 日, 国家标准 GB 2763.1-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百草枯等 43 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12]正式实施。

GB2763.1-2018 是 GB 2763-2016 的增补版, 可以与 GB 

2763-2016 配套使用。因此,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涉及

茶叶的农药残留限量有 50 种[11]。与主要消费大国相比, 我

国茶叶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数量还是很少, 且修订频率也

较慢, 应该紧跟国际形势, 增加农药数量, 提高农药限量。 

2.2  主要茶叶消费国的茶叶农药残留标准现状 

欧盟对于茶叶农残限量采用“零风险”原则[4], 自 2000

年以来, 欧盟针对茶叶的残留限量陆续增至 400 多项。与

中国茶叶出口息息相关的主要有 2 部法规, 一是关于加强

进口饲料和非动物源性食品官方控制水平法规[(EC)No. 

669/2009][1315], 该法规加强对进口茶叶的口岸抽检和管

理[13,14]。二是动植物源性食品及饲料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

的管理规定[(EC)No. 396/2005][1315], 该规定建立了相关

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体系, 其中包括 7 个附录, 基本上每

年都有更新[13,14]。美国农药残留允许量标准主要由美国环

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负责制定, 

EPA 决定从 2002 年起, 对新注册的农药每隔 15 年重新评估

1 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对食品和饲料中的不可避免的农药残留制定了行动水

平(action level), 在 FDA 符合性政策指南(CPG sec.575.100)

中公布, 至 2016 年 8 月 15 日, 美国对茶叶中有限量规定

的农药有 26 项, 没有限量规定的为不得检出[15]。 

日本《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肯定列表制度》于 2006

年5月29日正式实施, 涉及茶叶的检测项目有近300种[15,16]。

在肯定列表制度中, 将茶叶分为茶、发酵茶和非发酵茶, 

发酵茶和非发酵茶的部分项目有差异[15]。日本肯定列表制

度规定对未制定最大残留限量的农业化学品, 在食品中的

残留量超过规定的限量后, 禁止此类食品在市场上销售。

对未制定最大残留限量的农业化学品限量按照该列表制度

中的一律限量规定统一标准限量为 0.01 mg/kg, 超过一律

限量则禁止在市场上销售[15]。欧盟、美国等主要茶叶消费

国对于茶叶农药残留限量的要求严于我国, 这会对我国茶

叶出口大大增加难度。 

2.3  国内外茶叶农药残留标准分析 

2.3.1  评估原则对比 

国内外制定茶叶农残限量原则有 3 种: (1) FAO/WHO

风险性评估原则。根据人体接触化合物量和对人体或动物

的毒性制定的标准。(2) “零风险”原则。不考虑化合物的毒

性, 只根据自己的考虑点制定。(3) 人为设制贸易壁垒[4]。

在上述 3 种评估原则中, 风险评估原则最为常见, 我国、日

本、美国、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等所制定的标准都是采用该原则。而欧盟采用的是

“零风险”原则[4]。“零风险”原则对于茶叶品质的要求更加

严苛, 并且对于农药种类及限量无法完全进行把控, 因此

对于种植要求、仪器等相关技术条件的要求也更加严苛。 

2.3.2  国内外农药残留标准数量及最大残留量现状 

我国的有关食品农药残留的标准相较于主要茶叶消

费国来说, 数量较少, 且更新时间和频率较慢。茶叶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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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相关标准有 500 项, 其中国家标准有 125 项、进出

口行业标准有 24 项。国家标准中有 72 项已超过 5 年的标

龄, 有 25 个标准的年龄超过 10 年, 进出口行业标准中有

14 项标准的标龄超过 5 年, 最长的标龄达到 24 年。2016

年发布国家标准 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与 2018 年发布的国家标准 GB 

2763.1-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百草枯等 43 种农

药最大残留限量》 , 共有 50 项茶叶农药最大残留量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指标。 

欧盟自 2000 年以来, 茶叶相关法规发布和调整频繁, 

经常是一年多调[17], 如欧盟更新或修订的周期一般为１~

２月[17]。2014 年初欧盟委员会(European Union, EU)发布

《食品和植物或动物源饲料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针对

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的共 453 项[16]。我国与其相比, 欧

盟的标准在更新频率、农残指标以及农药范围种类方面都

要远远超过我国。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 是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是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和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于 1963 年联合设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负责协调政府之间食品标准, 建立一整套完整的食品国际

标准体系。。目前 CAC 标准共计 338 项, 涉及食品农药

MRLs 的指标达到 3963 项, 其中有关茶叶农药 MRLs 的为

31 项[18]。其中我国与 CAC 均涉及的农药有 15 种, 33 种我

国有限量, 16 种只有 CAC 有限量[17,18]。在均涉及的 15 种

农药中, 我国有 6 种农药(噻虫嗪、噻嗪酮、吡虫啉、三氯

杀螨醇、甲基对硫磷、联苯菊酯)的 MRLs 低于 CAC, 有 3

种农药(溴氰菊酯、氟氰戊菊酯、甲氰菊酯)的 MRLs 高于

CAC。 

日本《食品中残留农药肯定列表制度》, 对全部食品

中所有的农业化学品(包括农药、兽药、食品添加剂等)进

行管理。肯定列表制度涉及 800 余种农药、兽药、食品添

加剂等农业化学品, 制定了最大残留限量指标５万多项, 

涉及茶叶 MRLs 的标准为 255 项。我国与日本茶叶都涉及

的农药有 38 项, 其中我国有 22 项严于日本, 有７项低于

日本, 有 9 项与日本相同[15]。 

澳大利亚国家农林渔业部下属的农药与兽药管理局

(australian pesticides and veterinary medicines authority, 

APVMA)承担了本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

工作, 现行有效标准规定了 4000 多种 MRLs 指标, 其中涉

及到茶叶的有 16 项[17], 2 国均涉及的农药种类有 4 项, 其

中有 2 项(三氯杀螨醇、草甘膦)严于澳大利亚, 2 项(草铵膦、

杀螟硫磷)低于澳大利亚。 

2.3.3  限量指标比对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 只有已登记农药可以

检出, 未登记的不得检出。但对比茶叶中登记使用 65 种农

药, 仍有 30 多种茶叶登记使用的农药没有制定相应的残

留标准[16]。但日本, 美国, 欧盟, 澳大利亚等主要茶叶消费

国对于未制定最大限量的农药一律执行检出量不得超过

0.01 mg/kg 的标准(或不得检出)[4,17]。因此, 对于未制定残

留限量的 30 多种农药应加评估, 制定相应的残留限量, 紧

跟国际茶叶残留限量的变化形式。 

2.3.4  贸易壁垒的设定 

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 倾向于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

保护本国的利益[19]。例如:欧盟自 2011 年后, 要求对从我

国进口的茶叶采取特别的控制, 须从指定的口岸进入, 且

需有常规入境文件; 将抽检比例提高至 10%, 并酝酿针对

我国茶叶的有关高氯酸限量的强制标准[4,14,18]; 2019 年 4 月

12 日拟针对从中国进口茶叶制定 MRLs[20]。摩洛哥拟定的

农残限量首先参考国际食品法典标准, 在没有法典标准的

情况下, 未列入法典标准的农药, 主要参考欧盟农残限量

标准[20]; 2018 年 7 月 2 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 2018/941 号法

规, 发布进口饲料和非动物源性食品监控措施, 其中对我

国产茶叶中唑虫酰胺加强官方监控, 检查频率为 10%[21]

等。这些种种带有贸易保护色彩的条例, 延长了我国茶叶

通关速度, 提高了我国茶叶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 会对茶

叶出口带来巨大的影响。 

2.3.5  近 5 年来关注类茶叶农药的 MRLs 变化情况  

近年来, 各国在不断调整茶叶出口的农药限量标准, 

例如: 2016年美国将吡丙醚的 MRL调至 15 mg/kg[22], 加拿

大卫生部提议修订噻虫胺、噻嗪酮的 MRLs 调至 70 mg/kg、

30 mg/kg[23,24], 欧盟拟修订 3-癸烯-2-酮农药残留标准, 将

MRLs 调至 0.1 mg/kg [25], 2017 年美国将灭螨醌的 MRLs 调

整为 40 mg/kg[26]; 欧盟将霜脲氰、复硝酚钠、氯氨吡啶酸

的限量分别调整为: 0.1、0.15、0.02 mg/kg[27,28]; 加拿大将

唑螨酯、唑虫酰胺的 MRLs 调整为 44、30 mg/kg[29,30]; 2018

年美国制定溴虫腈残留限量, 将 MRLs 定为 70 mg/kg[31,32], 

美国调整唑虫酰胺、乙基多杀菌素、多杀菌素限量为 30、

70、70 mg/kg[3335], 加拿大确定茶叶(干)中吡虫啉限量为

50 mg/kg[36], 加拿大提议修订氟虫双酰胺限量为 50 mg/kg[37], 

欧盟根据草甘膦的 MRLs 审查结果做出修订, 拟将现行限

量 2 mg/kg 调整为 0.05 mg/kg[38]。 

在我国即将实施的 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39]中, 上述调整的农残限量

指标中, 噻虫胺、噻嗪酮、唑虫酰胺、吡虫啉、草甘膦 5

种农药有对应的限量, 其中只有草甘膦的限量高于调整后

限量, 其余 4 种农药的限量均严于调整后的限量。但这些

调整的农药种类在我国的限量表中大部分未标出, 对于我

国茶叶农药限量标准是一项空白。 

3  近 5 年欧盟进口茶叶通报热点项目统计 

欧盟委员会使用食品与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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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来评估进口物品的风险以

及决定相关的检查与限制, 它记录了所有在欧盟内与边境

检查发现的食品安全警报[15]。根据厦门海关 2015~2018 年

茶叶通报汇总表数据, 对 2015~2018 年 RASFF 的茶叶通报

记录进行梳理和分析, 从图 1 的近 4 年的茶叶农残通报的

批次可以看出, 2016 年后通报批次波动幅度不大, 表明茶

叶质量相较于 2015 年大幅度提高。从表 1 的 2015~2018

年 RASFF 通报农药次数及种类可知: 茶叶农药残留通报

基本上都是蒽醌、吡虫啉、吡虫清、唑虫酰胺、呋虫胺、

啶虫脒这 6 种杀虫剂, 因此我国对杀虫剂类的农药需要进

行更加严格的把控, 开展新登记农药品种毒理学实验、残

留监测情况等。 

 

 
 

图 1  2015~2018 年通报批次 

Fig.1  Announcement batches 2015~2018 
 

表 1  RASFF 通报农药次数及种类 
Table 1  Numbers and species of pesticides reported by RASFF 

年份 
通报农药种类 

/种 
通报次数多的农药名称

通报次数

/次 

2015 23 

蒽醌 9 

吡虫啉 6 

吡虫清 4 

唑虫酰胺 5 

2016 6 蒽醌 7 

2017 7 

蒽醌 2 

吡虫清 2 

唑虫酰胺 2 

呋虫胺 2 

2018 9 

呋虫胺 4 

啶虫脒 5 

唑虫酰胺 5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在通报的农药种类中, 次数最多

的是唑虫酰胺和蒽醌, 对于这 2 种农药进行分析和讨论: 

唑虫酰胺是一种带有酰胺基团的新型杀虫剂[40], 对各种鳞

翅目、半翅目、甲虫目、膜翅目、双翅目害虫及螨类具有

较高的防治效果, 具有良好的速效性。它的主要作用机制

是阻止昆虫的氧化磷酸化作用, 还具有杀卵、抑食、抑制

产卵及杀菌作用[41,42]。蒽醌, 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蒽醌

常存在于高等植物和低等植物地衣类和真菌类的代谢产物

中[43], 例如大黄等中草药[44]中, 而茶叶中蒽醌的残留污染

可能来源于农药残留或产品包装[43], 具体成因不明[45]。降

低农药残留, 不仅仅要从茶园上限制农药、化肥, 即在茶

鲜叶清洁化生产上下功夫, 也要在茶鲜叶入初制厂到毛茶

加工完毕的这个茶叶的初制生产过程中减少污染[46]。农药

残留标准也要及时更新, 在合理的农残标准下积极推进自

身检验检疫水平的提高, 在不合理的农残标准下, 积极采

取相关措施加以应对, 以提高茶叶出口量。 

4  对策及总结 

近几年来, 我国对于农药残留越发重视, 但是与其他

国家相比, 在标准的更新、制定等方面依然存在标准更新

频率慢、农药种类少、标准限量宽松等问题, 这些问题将

会影响我国茶叶出口, 因此需要加强我国农药残留标准的

制定和修订, 建立完善的标准体系, 并提出以下建议: 一

是完善我国茶叶相关质量标准。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国际相

关组织的农药残留标准, 及时关注国际限量标准调整, 并

扩大我国的农药残留的种类及范围。二是加强我国茶叶出

口把控。利用出口通报数据对国内的重点农药进行重点监

控和把握, 并建立农药生产报备制度及责任追溯制度, 将

其融入茶叶生产的日常监管机制, 严厉打击销售使用禁用

药、虚假标识、违规添加禁用成分等违法违规行为, 对市

场销售药物进行规范, 同时提高农户质量安全意识[48]; 利

用大数据分析, 对重点农药进行监管和把控, 建立相关的

预警机制。三是树立品牌意识。产茶区需要树立原产地品

牌保护的意识, 建立本地领导者品牌, 提高茶叶的品牌的

溢价效应[49], 也可以采用茶叶展会和茶文化交流等形式, 

让国外的消费者更多地了解中国茶[50]。说出自己独有的品

牌故事 , 形成品牌文化 , 这样也可以打开销往国外的渠

道。四是优化茶叶生产工艺。茶叶的种植管理是茶叶品质

形成的源头, 优化无公害茶叶的栽培技术, 建立从茶园栽

培、采摘、茶厂初精加工、包装、仓储直至销售的全过程

的茶叶清洁化生产流程[46], 形成一套完整、可控的种植、

生产, 有助于保证茶叶品质。五是多管齐下。只有多管齐

下, 才能使我国的茶叶在质量安全标准日益严苛的国际环

境下保持竞争力。  

随着我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不断修订, 

茶叶农残最大残留量限量体系在逐渐完善, 标准在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茶叶分类、检测

方法、方法的匹配性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下一步应加快限

量标准制修订工作, 以便更好的发挥作用, 为促进茶叶出

口提供技术支持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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